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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十堰市郧阳区城东 40公
里处，是鄂西北崇山峻岭中的一颗耀眼明
珠，被外界誉为“郧阳粮仓”。它北高南
低，东北边是大龙山、二龙山，西北边是石
鸡山，有龙凤呈祥之意；两山向南延展形
成川地，然后山口收紧，像两条巨龙对峙
于川中的河流，势成“龙门”。据传，汉江
大鲤溯流而上，在此欲跳跃龙门化身为
龙。在山脉对峙的河中又隆起一座山，势
为“二龙戏珠”。这里的山川河流、地理地
貌、人文景观，都和“龙”有着密切联系，

“龙门川”这个诗情画意的名字油然而生。
我的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我的童年、少年
时光在这度过，它是我人生轨迹的起点。

（一）

龙门川的山，属秦岭支脉新开岭的山
系。大龙山是龙门川东北部也是郧阳区
东部、丹江口市西北部最高的山，海拔
1083 米。夏日里，大龙山巅只要起了乌
云，龙门川很快就会下起白雨（短时强降
雨）。在大集体年代，生产队长就沿着村
落一路喊来：“大龙山起云了，赶快去抢场
啊！”村民们就会迅速从自家直奔生产队
稻场，抢收晾晒的粮食。二龙山紧靠大龙
山，恰似一条戏水的巨龙，构筑起龙门川
东边的屏障，山上自然景观颇多，美不胜
收。石鸡山是龙门川西北部的制高点，海
拔 900 多米，从龙门川看去，山呈一个梯
形，好像被什么拦腰削去了，形成长长平
平的一条线。我小时候看着这里觉得很
神奇，总想上去一探究竟。龙门川西边沟
沟壑壑的溪流均从此发源，南延下来的条
条山梁像龙一样扎在龙门河里。大幅降
低的海拔，勾勒出龙门川西望郧阳城的开
阔视野。

龙门川河由北向南而又折 90度向西
流。这里两水交汇、三山对峙，史称龙门
山，是龙门川的咽喉之地。临龙门川河
一面的山上土地瘠薄，严重缺水，原有几
个行政村，扶贫搬迁后，保留着名噪一时
的石头房屋，引来众多观光者。龙门川
是一个缺乏燃料的地方，当年麦秸、玉米
秸秆都当柴烧，上山砍柴是我们日常的
活动，这片山林也是村里人挖药材、摘酸
枣、拉柏米的主要活动区域。在龙门川
任何地方放眼南望，真有“悠然见南山”
的意境。龙门川知名的山还有虎头山、
青龙山等，当然，还有许多没有名称的丘
丘岭岭，都是龙门川无声无息的守护，为

万物生养积淀起厚土。

（二）

龙门川的大河就是龙门川河，也称龙
门河，是汉江的一级支流，全长 50多公里，
流域 300多平方公里，涉及郧阳区安阳镇、
白桑关镇和丹江口市习家店镇。它从伏
山林场三保寨北麓窑房寺发源，蜿蜒曲折
穿梭于崇山峻岭，在安阳镇安阳口注入汉
江。丹江口水库建成蓄水后，下游水平如
镜，客轮直达龙门川。小时候，每天下午
五点多，一声汽笛长长地鸣响，伴随着夕
阳，客轮在河边停泊；早晨六点多，又一声
长长的汽笛，客船往郧阳方向而去，汽笛
声也成了我们起床上学的闹钟。

龙门川河上游有两条支流。第一条
是淘沟河，从三保寨北麓发源后，自西向
东北经秀峪沟、高原水库、白桑关镇，再
向东南经柏营在淘沟河注入巨家河水
库；第二条是大沟河，从大龙山北麓龙潭
沟发源，自东向西经李家营、上塘河、老
东沟，在杨河村梅家河与从白土垭发源
自北向南的支流汇合后继续南流，注入
巨家河水库。这两大支流流经白桑关镇
大部分地区，滋养了白桑关镇和原高庙
乡两个重要集镇。

龙门川河中游是巨家河，现为巨家河
水库，它是一座中型水库，是郧阳区第三
大水库，总库容 1770 万立方米，集灌溉、
发电、养殖于一体。水库大坝在堰口，过
去龙门川人为了灌溉，在此修堰引水。出
了堰口，地势豁然开朗，自此以下就称龙
门川河。

龙门川河一路向南，接纳小河、塘子
沟、岔沟等涓涓细流，出龙门堂文昌阁，汇
合从南沟出来的支流，折 90度大转弯向西
奔向汉江。南沟这条支流，发源于大龙
山、二龙山东南部，过塘耳沟、寨子沟入丹
江口市习家店镇，经左绞、六步桥、下绞、
洞子院，自北向南入龙门堂南沟，再自东
往西汇入龙门川河，这条河流流域属春秋
绞国故地，“城下之盟”的典故和成语便出
自绞国历史。龙门川河西流五公里，过艾
湾、四柏庙、青龙庙、杨湾、五谷庙、王家湾
等，在安阳口注入汉江。安阳口自古是汉
江水道均州城和郧阳府之间的最大集镇，
舟楫连帆、商贾云集、繁华富庶，素有“小
汉口”之称，1926年 6月，郧县（今郧阳区）
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在此成立，开启了郧阳
革命的历史。

（三）

龙门川的山山水水孕育了勤劳朴实、担
当奉献的人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和
传承农耕文化，造就“郧阳粮仓”的美誉。
1970年前后，龙门川河沿线9个村1万多人
搬离家园，远迁荆门京山市、咸宁嘉鱼县、黄
冈团风县、仙桃市、襄阳市等地，从安阳口
到龙门川，繁荣富庶的集镇、村镇和万亩良
田也沉入水底。1973年前后，龙门堂村人
从河边搬迁后靠到岔沟梁上，搬迁时，我家
黑色的哈巴狗跟着我，它那时的眼神令我
至今难忘。2009年，全村二次移民，大部分
迁往团风县，只剩近200人并入郧阳区安阳
镇小河村，现在的岔沟梁上草木葳蕤，过去
炊烟袅袅的村落不复存在。

龙门川人杰地灵，新中国成立前后，
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志士数以千计。安阳
口的杨献珍，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家、理论家、教育家，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
党委书记兼校长，长期致力于党的干部马
克思主义教育。艾湾的王省，是杰出的学
生运动领袖、农民运动特派员、兵运工作
先驱，27岁慷慨就义。梅家山的梅洁，是
著名作家，创作的《山苍苍，水茫茫》《大江
北去》《汉水大移民》是反映南水北调中线
工程大移民的优秀作品。

（四）

龙门川历史悠久，文化厚重，胜景繁
多，《上荆南道志》《郧台志》《郧阳府志》
《郧县志》均有记述。龙门川有小河黑家
院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李营夏商周
二里头文化遗址、龙门堂遗址等。有凤阁
耸立、龙门锁烟、宝峰珠泉、楚华古柏、凤
岭岩翠、大龙笠云、古洞千佛和鸡冠晚霞
等“龙门八景”，明清时期有贾洪昭、金光
杰等留诗为赞。龙门川的胜景还有泰山
庙、四柏庙、二龙山、仙女洞等，均广为流
传。“龙门八景”中的凤阁耸立、宝峰珠泉、
楚华古柏都是文昌阁的景观，可惜不复存
在。文昌阁（又名魁星阁、宝峰寺）布局自
然，占地奇特，雄居龙门川河中，始建时间
不详，明成化五年重修，嘉靖四十五年再
次修葺时增建楚华寺，新中国成立后，楚
华寺被改作学堂，延续多年。

文昌阁是龙门川的精神象征，传说它
的建设有个故事：龙门河中原本无山，忽一
日从河中长出山头，郧县知县夜得一梦，龙
门河底有一妖猪拱地，每日三尺三往上长，

若不镇压，郧县气运受制，龙门川将不复存
在。知县立即派员查看，果不其然，遂急召
龙门河沿岸乡绅商议，建成文昌阁。文昌
阁是三层的砖木结构阁楼，琉璃瓦顶，砖雕
花脊，四檐八角蔚为壮观。阁内雕刻造型
逼真，技艺精湛，可谓出神入化。该阁一、
二、三层分别供奉“文昌爷”“魁星爷”“孔圣
人”，是文章昌盛之地，文人墨客多聚于
此。每年定时开文昌、魁星、孔圣三大节
会，商贾、文人云集，热闹非凡。遗憾的是，
文昌阁于上世纪60年代末被毁。文昌阁虽
然已毁，但它一直活在龙门川人的记忆里，
龙门堂的刘富荣、田德友用他们灵巧的双
手制作出文昌阁的微缩模型。

（五）

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安
阳镇规划把杨献珍故居、王省故居和文昌
阁复建统筹起来，结合南水北调水源保护
和产业发展实际，打造生态、文化、旅游、
产业相辅相成的龙门川。

目前旅游产业初具规模，昔日粮仓之
地，如今气象一新：陈营传承传统黄酒产业，
将酒坊、古窖融入山水景观，复原蒸米、拌曲
等古法工序，打造沉浸式黄酒文化村落；李
营村积极探索“以鱼护水、以鱼净水、以鱼富
民”的发展模式，采用陆基养鱼、冷水养鱼等
先进技术，推进水产养殖机械化；在小河村
建成湖北省首个以第三代智能农机为主的
伏羲农场，生动呈现“天空地人机”一体化
智慧农业新图景；在郧阳区与丹江口市交
界的原龙门堂村，龙峰公司盘活移民后小
河村、龙门堂村的闲置土地，发展油橄榄等
生态农业和餐饮、休闲、酿酒等多元产业，
实现“现代农业+大健康产业+农旅乡居+
田园养老”融合发展；起步较早的汉江绿谷
生态旅游区集生态、生产、宜居、休闲、教
育、康乐于一体，推出赏花休闲、体验农家
乐趣、举办娱乐活动的综合性游乐项目。

如今的龙门川，生态和美，风景如画，
龙门河阔似江海，碧波千顷。一大批能人
志士和当地人民在龙门河两岸续写新的
传奇，建设更加美丽的龙门川。

“少年有幸住龙门，久感献珍故里
风。稻菽连村十里廊，黄酒待客大碗斟。
文昌阁里教学子，四柏庙中悟道深。三斗
三升官运旺，九曲十湾水流清。金门洞下
黄金地，楚华寺前古树青。宝地一方人辈
出，天涯赤子报乡情。”这首诗写出了龙门
川游子对家乡的深情和自豪。

魂 牵 梦 萦 龙 门 川
■ 李占富

秦 楚 门 户 起 长 虹
■ 杨洪霞

一方秦巴叠翠，一水丹江含章。
山河落笔鄂西北，
武当撑起立世的文脉，汉水流淌润世的担当。
十堰的大地，是一本摊开的长卷，
藏远古秘史，载千年诗道，
浸红色热血，铸工业脊梁，
一山一水，皆是岁月沉淀的气象。
云雾绕武当，古观纳清风。
千山静谧之间，《道德经》的哲思缓缓流淌，
道法自然的通透，浸润群山草木、晨昏烟火。
武当真韵藏于峰峦，隐于云海，
千年以来，以柔蓄势，以静养心，
让这座仙山，成为华夏风骨里
最从容、最悠远的东方留白。
一江汉水，润泽南北山河。
丹江口大坝扼守烟波，锁住万顷澄蓝，
浩荡清流穿峡而出，奔赴千里京华。
这一库碧水，是南水北调的家国深情，
是无数库区人割舍故土、辗转迁徙的成全。
远山静默，故园渐远，
每一缕荡漾的清波里，
都藏着十堰人别过门楣、舍小家济万家的赤诚。
这片土地，封存着岁月最古老的答案。
郧县人化石沉于岩层，镌刻百万年人类烟火；
群山旷野之间，龙蛋共生静静蛰伏，
留存远古山河的生命秘语。
女娲补天的传说在此生根，
竹山绿松石凝山川灵气、淬天地清辉，
温润一枚古玉，续接千古风雅。
秦风楚韵漫过郧阳古城，
《诗经》遗风浸润市井山河。
古府旧巷藏千年烟火，陈年老酒酿人间温情。
古时迁客沿水路而至，
于群山深处寄身岁月，
将放逐的孤怀化入溪谷松风，
静静读懂秦巴山水独有的清幽与安然。
青山埋忠骨，星火照深山。
红三军的足迹曾踏遍这片密林热土，
山野有风，仍传当年赤诚。
一盏马灯摇曳夜色，映过崎岖行军征途，
微光刺破深山幽暗，照亮来路与远方。
一代代山城建设者扎根沟壑群山，
秉执着锲而不舍、务实笃行的坚韧品格，
于荒芜深处拓荒，于僻壤之间兴业，
以倔强风骨，撑起山城岁岁新生。
当第一簇焊花点亮寂静深谷，
深山不负耕耘，沟壑终起宏图。
曾经闭塞荒寂的秦巴山谷，燃起工业星火，
龙门架起落之间，第一辆东风卡车驶出群山，
车轮滚滚，载着山城的梦想奔赴四方。
沉寂山野，一跃挺起民族工业的脊梁，
山河更迭，岁月焕新，
奋进的底色，始终滚烫如初。
天河藏七夕浪漫，青山隐桃源清幽，
山水有诗，烟火有暖，刚柔尽在一城之间。
云起武当，水润十堰，
一山承千年文脉，一水济万里家国。
所有远古的溯源、千年的风雅、红色的热血、当代的奋进，
都沉淀成秦巴大地最动人的模样。
一缕武当云，一捧汉江水，
足矣，安放山河岁月，续写盛世绵长。

文脉武当 水源十堰
■ 万义早

桂 花 从 不 赶 热 闹
■ 张丽华

九月的秦巴山地，秋阳漫过层层叠叠
的山梁。我提着病历袋站在西十高铁郧西
站站前广场，风从秦岭方向吹来，裹着涌动
的人声、草木的清冽，也裹着一种我从未在
家乡感受过的、热腾腾的奔涌之气。

这是 2026年 9月的一个周末，距西十
高铁正式通车两个月零十三天。这是我
生平第一次在家门口踏上高铁，此行去往
武汉市一家医院。搁在半年前，这是要耗
去大半天光景的跋涉：天不亮就得动身，
赶最早的班车翻山越岭往十堰去，到十堰
转了火车，再摇摇晃晃往东去，等挨到武
汉，人先乏了七分。而此刻，我望着眼前
这座舒展如翼的站房，心里清楚：两个钟
头，我就能站在江城的土地上。

郧西站是西十高铁进入湖北的第一
站，也是湖北段唯一新建的县级高铁站。
站房屋顶顺着山势轻轻扬起，像一只大雁
展开双翼，静卧在青山之间，既藏着现代
建筑的大气，又透着山水浸润的灵秀。“秦
楚门户，山水郧西”这八个字的设计理念，
落在一砖一瓦里，也落在这片土地千年的
区位里。走进候车厅，细节里藏着更深的
文脉：吊顶缀着油桐花的纹样，应和着“中
国油桐之乡”的名号；检票口化用鹊桥的
意象，两侧是牛郎织女的剪影，把国家级
非遗七夕文化的温婉，悄悄揉进钢铁骨架
里；梁枋间隐着上津古城墙肌理，祥云纹
样绕着柱身，应了“桐花盛郧，鹊伴云归”
的主题。这哪里是一座车站，分明是一扇
推开秦楚风韵的文化门扉，是一座“可阅
读的文化客厅”。

候车厅里早已人头攒动。我看见拎
着布口袋、操着本地乡音的老农，看见背
着行囊、说着陕西白河腔调的青年，看见
抱着孩童、眉眼带笑的探亲妇人，也看见
和我一样提着病历袋、步履匆匆的就医
人。不同的口音，不同的去向，却都循着
同一个方向——检票口，循着两条铺向山
外的钢轨。

此前，我就从官方报道中得知，郧西
站今年 6月 30日开通，首月到发旅客便突
破十万人次，两个月累计近二十万人次，
日均三千多人次，客流规模稳居十堰全市
县级高铁站之首，在整个西十高铁沿线县
级站中也位居前列。我望着眼前摩肩接
踵的人流，心知这话半点不虚。这条路早
已不只是郧西人的出行路，更是鄂陕交界
上千万人的通勤线、民生线。

抬头看候车厅的电子显示屏，车次密
密匝匝排满，北上进京，南抵长沙，西达西
安，东到武汉，就连重庆、广州方向也有列
车贯通。往十堰的区间车间隔不过十几
分钟，去往长沙的长途车次每日也有数班
停靠。曾几何时，从郧西县城到十堰要小
半天，去西安要四五个钟头，去武汉更是
要耗上一整天；要是去北京、长沙这样的
远地方，更是要辗转换乘、颠簸两三天。
如今呢？十余分钟到十堰，五十分钟左右
可达西安，两个钟头抵武汉，到长沙朝发
午至。时空距离被骤然压缩，山里人的世
界，一下就敞亮了。

检完票走上站台，两座站台、四条轨
道在秋阳下向远方延伸，一头钻进秦岭的
幽深隧道，一头铺向江汉的广袤平原。银
白色的复兴号稳稳停在身旁，车身映着远
山的轮廓，像一条蛰伏的钢铁巨龙，静候
着又一次穿山越岭的启程。

上车坐定，列车缓缓启动，继而越跑
越快。窗外的山梁、梯田、村落飞速向后
退去，车厢里却稳得连杯中的水都不起涟
漪。我靠在椅背上，万千思绪顺着铁轨铺
展开来。

郧西这地方，守着鄂陕边界，被秦岭
余脉裹了一层又一层。千百年来，这里是
秦楚争锋的边塞，是商旅绕行的险途，是
交通版图的末梢。老辈人传下的民谣：

“上山云里钻，下山走河边”，道尽了行路
的艰难。山里的人要出去，得顺着羊肠小
道翻山越岭。后来修了盘山公路，依旧弯
弯绕绕，一趟走下来，骨头都要散架。山
里的马头山羊、道地药材、生态茶叶，要运

出去得在山路上晃得七荤八素；外头的人
要进来，也得掂量掂量这一路的颠簸。

多少年了，山里人盼路，盼一条能走
得快、走得远的路。从砂石路到柏油路，
从十巫高速公路到西十高铁，一代又一代
人，凿山开路，架桥穿洞，硬是在万重大山
里，铺出了一条又一条希望之路。这一条
西十高铁，更是硬生生在千年的困局里，
凿开了一道光。

有人说，不就是通了一列高铁，至于
这么上心？可只有山里人才懂，它的分量
重过千钧。

它是一条民生线。从前人们生了重
病，要去武汉的大医院，光路上就得折腾
大半日，如今两个多钟头就到，救命的路，
近了又近。要去北京求医、去长沙求学，
也不用再数日奔波。从前外出务工的人，
一年到头难回一次家，如今周末就能坐高
铁回来，吃一碗家里焖的土豆饭，看一眼
老人孩子。从前山里的孩子，去西安看兵
马俑、去武汉看长江、去北京看天安门，只
是课本里遥远的想象，如今坐上高铁，就
能触摸更广阔的世界。

它是一条经济线。物流跟着高铁活
了，特色农产品的运输成本大幅下降，早
上采摘的新鲜蔬菜，中午就能端上西安、
武汉市民的餐桌；马头山羊、天河渔品、
道地药材，顺着高铁更快地走向北京、长
沙、广州等地市场。产业顺着高铁长起来
了，郧西县提出“立足鄂陕、主攻西安、辐
射西北、联通全国”的开放思路，瞄准低
空经济、汽车配套、生物医药、数智算力
等领域，主动承接西安、武汉产业外溢，
嵌入全国发展体系。从前与山区无缘的
高新技术，如今顺着高铁的脉络向这里延
伸，“科学家+企业家+投资家”的创新体
系正在山坳里成型。

它是一条文旅线。人流跟着高铁涌
来了，开通首月十万旅客进出，县城酒店
入住率大幅攀升。五龙河的碧波、上津古
城的青砖、七夕天街的灯火，迎来了一拨
又一拨来自西安、武汉的游客，就连北京、
长沙的长途旅行团，也顺着高铁线走进了

这片深山。“百盟千团万人游郧西”活动顺
势启动，研学游、康养游、亲子度假游线
路次第铺开。县委、县政府的决策很
对：要把“过道效应”变成“通道经济”，
再变成“目的地经济”，让客人快进来、
慢下来、留下来。以红色底蕴、绿色生
态、古色文化、蓝色科创“四色资源”为
基底的多元发展格局，正借着高铁东风
徐徐铺展。

就连人才，也顺着高铁来了。高校的
专家来了，青年学子来了，在全国高铁网
的版图上，郧西不再是偏远的山城，而是
干事创业的热土。

列车驶出长长的隧道，阳光瞬间灌满
车厢，亮得晃眼。我忽然想起站房那“大
雁展翼”的造型。是啊，郧西就像一只被
群山围困了太久的大雁，如今终于借着这
钢铁的翅膀，展开了积蓄千年的羽翼。

从前我总以为，山是山区的宿命，路
只能顺着山的走势蜿蜒。可郧西站的存
在告诉我，人可以把路修进大山深处，可
以把山变成路的一部分。真正的出路，从
来不是等出来的，是一锤一凿凿出来的，
是一公里一公里铺出来的。从羊肠道到
盘山公路，从高速公路到高速铁路，每一
代郧西人，都在奋力往山外走，都在拼命
把路往山里修。

这座矗立在秦楚交界的高铁站，不只
是一个乘车的去处。它是一座丰碑，刻着
一个山区县突围的决心；它是一个支点，
撬动着一方土地的振兴；它是一条纽带，
牵连着秦楚两地、南北四方的烟火与生
机。它承载着南来北往的旅客，更承载着
一代人的期盼、一个时代的注脚。

车到武汉站的时候，我看了看表，两
小时左右。

走出车厢，我回头望了望那列银白色
的列车。它短暂停留后，又将载着另一批
旅客，开往秦岭深处的郧西，或是一路向
南去往长沙，一路向北驶向北京。

风从站台吹过来，我仿佛闻到了家乡
山野的清冽气息。

我知道，从这一天起，郧西的山，不再
是阻隔；郧西的路，通向了更远的远方。

一场秋雨下下来，桂花开始落了。早晨路过小区那棵桂
花树，看见树下铺了薄薄一层金黄。风一吹，又有几粒花飘
下来，落在昨夜的落叶上。

我是半个月前被一阵香撞了满怀才发觉它开了。那天
傍晚，我下楼取快递，刚出单元门，风里裹着一股甜丝丝的
味儿。仰头找了半天，才在单元门右侧那棵不起眼的树上，
看见满枝细碎的金黄。

我住这个小区五年了，年年秋天闻到桂花香，却总也想
不起来它什么时候开。它不像桃花，开得张扬，粉艳艳一
片；也不像荷花，亭亭玉立，等着人去看。桂花开时，就藏在
叶子底下，黄豆粒那么大。

想起小时候，我家隔壁住着一位艾婆婆。她家院子里也
有一棵桂花树。每年桂花一开，艾婆婆就搬个小竹凳坐在树
下，眯着眼闻。我放学路过，她总喊我：“丫头，来，帮婆婆摇
树。”我扔了书包，抱着树干使劲晃，花哗啦啦落下来，落了
她一身。她也不恼，笑着拍打衣襟：“够了够了，再摇明年不
开了。”第二天早上，我家准会多一碗桂花糖藕。我妈过意
不去，隔天包饺子送过去。艾婆婆乐呵呵地说：“你吃我的
藕，我吃你的饺子，远亲不如近邻呐。”

后来，艾婆婆搬去跟儿子住，老房子拆了，桂花树也不知
移去了哪里。只是每年秋天，闻到桂花香，我总想起她坐在
树下的样子，想起那碗甜到心底的桂花糖藕。

今年桂花又开了。周末早晨，我特意绕到那棵树下站了一会
儿。有个老太太经过，见我仰着头看，笑着说：“香吧？我家就在
二楼，前些日子窗户都不敢开太久，香得齁人。”我笑了，点点头。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桂花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它让陌生
人之间有了话说，让平常的日子有了点甜。哪怕花落了，那
点甜还留在人心里。

桂花从不赶热闹。春天百花争艳，它不凑；夏天荷花满
塘，它不抢。它就等啊等，等到天凉了，等到人心开始想家
了，才不紧不慢地开出来，开在你下班的路上，开在你失眠
的夜里，开在你忽然想起某个故人的黄昏。开够了，香够
了，风一吹，便簌簌地落了，像完成了一桩心事。

然后你会明白，有些香，不是用鼻子闻的，是用心来记
的。就像有些人，不在身边，却一直都在。


